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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悲
觀
地
預
言
：
今
後
或
許
不
再
有
什
麼
﹁英
雄
﹂
了
，
關
公
、
魯
賓
遜

、
泰
臣
式
的
陽
剛
人
物
，
將
會
像
恐
龍
一
樣
逐
漸
消
失
。

而
將
來
稱
﹁雄
﹂
於
世
的
，
只
能
是
﹁英
雌
﹂
。
這
個
預
言
並
非
空
穴
來
風

，
而
是
有
其
事
實
依
據
。
不
客
氣
地
說
，
在
新
威
脅
面
前
，
男
子
漢
們
彷
彿
是
些

…
…
弱
者
。
因
而
科
學
家
呼
籲
：
請
保
護
好
我
們
的
父
親
、
丈
夫
和
兒
子
吧
。

新
華
社
消
息
：
近
期
美
國
研
究
人
員
發
現
：
塑
料
製
品
可
能
會
使
男
孩
﹁女

性
化
﹂
︱
︱
出
自
美
國
羅
切
斯
特
大
學
的
這
一
研
究
結
果
讓
全
球
男
人
吃
了
一
驚

。
研
究
人
員
測
試
多
名
孕
婦
尿
液
裡
鄰
苯
二
甲
酸
鹽
含
量
，
這
些
孕
婦
之
後
產
下

七
十
四
名
男
嬰
和
七
十
一
名
女
嬰
。
這
些
嬰
兒
四
到
七
歲
時
，
研
究
人
員
找
到
他

們
的
母
親
，
詢
問
他
們
喜
歡
的
玩
具
和
遊
戲
。
結
果
發
現
，
鄰
苯
二
甲
酸
鹽
的
兩

個
種
類dehp
和dbp
可
能
影
響
兒
童
的
玩
耍
行
為
。

研
究
人
員
認
為
，
這
一
研
究
結
果
意
味
着
某
些
種
類
的

鄰
苯
二
甲
酸
鹽
可
能
影
響
胎
兒
腦
部
，
抑
制
男
性
胎
兒
睾
丸

激
素
的
作
用
。
顯
然
，
這
項
研
究
成
果
很
能
引
起
消
費
者
的

關
注
，
而
不
會
受
到
塑
料
製
造
商
的
歡
迎
。

有
些
科
技
消
息
是
喜
歡
湊
熱
鬧
的
。
據
英
國
《
每
日
郵

報
》
報
道
：
美
國
科
學
家
證
實
，
某
些
家
用
電
器
產
生
的
電

磁
場
會
影
響
男
性
生
育
能
力
。
當
男
性
志
願
者
暴
露
在
諸
如

電
冰
箱
、
真
空
吸
塵
器
等
家
庭
電
器
造
成
的
電
磁
環
境
下
，

他
們
產
生
質
量
欠
佳
精
子
的
幾
率
就
會
提
高
一
倍
。
很
清
楚

，
置
身
於
高
強
度
磁
場
輻
射
的
時
間
越
長
，
精
子
質
量
下
降

可
能
性
越
大
。
專
家
認
為
，
冰
箱
、
吹
風
機
和
真
空
吸
塵
器

等
裝
有
電
動
機
的
常
見
家
用
電
器
可
以
產
生
高
頻
、
高
強
度

的
電
磁
場
。
暫
且
不
知
，
這
條
消
息
是
否
能
給
眾
﹁懶
漢
﹂

帶
來
喜
悅
？

煙
酒
對
男
人
來
說
，
堪
稱
兩
條

﹁惡
狼
﹂
，
偏
偏
眾
多
男
子
漢
喜
歡

﹁與
狼
共
舞
﹂
。
他
們
當
中
的
許
多
人

其
實
都
知
道
，
過
量
飲
酒
會
造
成
酒
精

中
毒
，
損
害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
甚
至
導

致
延
腦
麻
痹
。
酒
精
還
會
降
低
主
要
男

性
荷
爾
蒙
︱
︱
睾
丸
酮
的
水
平
，
影
響

男
性
的
生
殖
力
及
後
代
的
健
康
。
對
於
男
性
青
少
年
，
則
能

延
緩
性
功
能
的
成
熟
。
飲
者
往
往
喪
失
文
明
和
禮
貌
，
變
得

粗
野
，
喋
喋
不
休
，
誇
誇
其
談
，
東
倒
西
歪
，
甚
或
打
鬥
鬧

事
。
如
果
說
適
量
飲
酒
對
人
體
有
益
，
那
麼
香
煙
則
為
百
害

而
無
一
利
，
香
煙
中
的
尼
古
丁
是
一
種
烈
性
的
興
奮
劑
，
它

會
增
快
心
跳
速
率
，
升
高
血
壓
，
易
致
心
臟
血
管
疾
病
，
並

會
加
速
血
液
凝
固
，
因
而
容
易
造
成
血
凝
塊
阻
塞
血
管
，
引

起
心
肌
梗
塞
、
降
低
腎
血
流
量
，
而
加
重
腎
臟
的
疾
病
。
儘

管
如
此
，
許
多
男
士
仍
然
左
手
煙
、
右
手
酒
，
一
副
臨
危
不

懼
的
﹁英
雄
﹂
姿
態
。

有
趣
的
是
，
美
女
居
然
也
成
了
﹁殺
手
﹂
。
有
研
究
證

實
：
當
男
人
看
到
穿
着
暴
露
的
美
女
，
往
往
體
溫
升
高
，
心

跳
加
快
，
從
而
縮
短
壽
命
。
而
消
耗
的
食
物
也
會
增
加
︱
︱

為
了
生
產
更
多
的
食
物
，
人
類
就
會
開
拓
更
多
的
荒
地
和
濕
地
、
破
壞
生
態
，
使

用
更
多
的
化
肥
和
農
藥
、
加
重
環
境
污
染
，
養
殖
更
多
的
禽
畜
、
加
速
草
原
沙
化

，
捕
捉
更
多
的
野
生
動
物
、
加
速
物
種
滅
絕
速
度
等
等
。
根
據
這
一
有
趣
的
研
究

結
果
，
為
了
維
持
地
球
正
常
運
轉
，
美
女
們
最
好
﹁素
面
朝
天
﹂
？

英
雄
雌
化
，
欲
哭
無
淚
。
生
活
條
件
越
來
越
好
，
男
人
卻
變
得
越
來
越
嬌
氣

了
︱
︱
許
多
新
型
污
染
好
像
專
門
衝
着
男
人
來
的
，
一
些
科
學
實
驗
也
證
明
了
這

一
點
。
譬
如
實
驗
表
明
，
一
次
性
發
泡
餐
盒
可
導
致
男
性
雌
性
化
。
另
據
奧
地
利

學
者
的
報
告
，
過
度
騎
硬
座
自
行
車
也
會
引
起
男
子
性
無
能
。
來
自
英
國
的
科
研

成
果
更
損
，
專
家
打
算
運
用
克
隆
技
術
，
叫
兩
個
大
老
爺
們
兒
合
夥
生
娃
娃
。
這

一
切
，
不
禁
令
人
感
嘆
：
﹁你
還
算
男
人
嗎
？
﹂
︱
︱
這
話
從
前
是
罵
人
，
而
今

後
可
能
只
是
個
一
般
化
的
臨
床
診
斷
。

報載，九月二十三日，朝鮮宣
布，任命姜錫柱為內閣為副總理。
這項任命使他連升兩級，結束了長
達二十四年之久的外交部第一副部
長職務；也使得本來地位顯赫的他
地位更加顯赫，引起外界的極大關

注。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姜錫柱是一九八六年被任命為

朝鮮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當時我在平壤中國大使館任
政務參贊，有幸在外交場合見過他幾面。他中等身材，
面色黑紅，說話較快，十分精明。據說他曾留學中國，
學習英語，前外長李肇星是他的同學。在他擔任第一副
外長的二十四年中，朝鮮外交部長曾多次易人，而他的
職務一直未動，從他參與的外交活動看，他的地位顯赫
而不可動搖。

一九九三年，朝鮮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朝
核問題爆發，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引起世界的不安
，朝美矛盾頓時激化。經過頗多曲折，當年下半年朝美
在日內瓦開始談判，參加會談的朝鮮首席代表就是時任
第一副外長的姜錫柱。這是幾十年來朝美第一次坐到一
起，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姜錫柱身負重任可想而知。
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是時任助理國務卿的卡盧奇，也是一
位不好對付的談判對手。談判過程中，雙方針鋒相對，
寸步不讓，會談曾多次陷入僵局並中斷。後來經過艱苦
對決和折衝，才於次年十月取得一致，發表了《朝美關
於核問題框架協議》，其中涉及組成朝鮮能源開發機構
和朝美關係走向等重大問題。朝鮮稱這是朝方取得的巨

大勝利，姜錫柱由此聲名鵲起。
那之後多年，姜錫柱的職務沒有改變，但種種跡象表明，他主導

着朝鮮外交事務，深受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的信任。朝鮮外交凡出
現重大問題，如對美、對日重要活動，姜錫柱都必然出面參與，陪同
在金正日的身邊。二○○○年至今。金正日先後五次訪華，每次都有
多名黨政領導人陪同，但幾乎沒有一次落掉姜錫柱。更為引人注目的
是，金正日與中國領導人會談，並非陪同的全部朝鮮領導人都參加，
而是習慣地只帶幾名助手，這其中必有姜錫柱。去年美國前總統克林
頓為營救兩名女記者訪問朝鮮，金正日出面會見，姜錫柱就坐在金正
日身邊。由此足見他是多麼受到最高領導者的信任。

姜錫柱擔任朝鮮第一副外長長達二十四年，在世界外交史上極為
罕見。現在他終於高昇，名實相符地掌管朝鮮外交事務。追溯朝鮮外
交，上世紀五十年代，南日任朝鮮內閣外務相，同時是朝鮮領導人之
一。其後六十年代朴成哲出任朝鮮外務相後，地位也隨之高昇，成為
朝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到上世紀七十年代，許錟出任朝鮮外交部
長，後來也進入朝黨中央政治局。上世八十年代以後，金永南出任朝
鮮外交部長，當時已是朝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九四年金日成主席
逝世後朝鮮政體發生某種變化，金永南又高昇為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
任委員會委員長。鑒於前車之鑒，姜錫柱現在升任副總理，在即將召
開的朝鮮勞動黨代表會議上，不排除他進入朝黨中央政治局，並出任
朝鮮內閣外務相或更高的職務。我已多年沒有見過姜錫柱，但從照片
上看，他雖已七十一歲，但仍不失當年的英俊和睿智，他在朝鮮外交
界的地位可能會越來越顯赫。

舊上海風靡市場的 「無敵」牌牙粉，由 「賣
文」出身的實業家陳栩發明生產，其商標設計別
出心裁，令國人揚眉吐氣，擊節叫好。

陳栩，字蝶仙，別號天虛我生，嗜好舞文弄
墨，小說、詩歌而外，旁及音樂、繪畫。曾署名
「天虛我生」，在《申報》上連載《淚珠緣》、

《鴛鴦血》、《麗綃記》等小說，吸引了萬千讀者，由此名震文壇，
成了 「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

天虛我生還擔任過《申報》副刊 「自由談」的主編，特闢《常識
》一欄，登載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科技資料及日用品的功用、製作，既
方便了讀者，自己也積累了諸多知識。

此君興趣廣泛，想要 「下海」了。起因之一，上世紀二十年代初
尚未發明牙膏，千家萬戶男女老少刷牙但用牙粉，日本的 「金剛」牌
、 「獅子」牌牙粉充斥市場，幾成壟斷之勢。天虛我生赤誠愛國，有
心趁着五四運動掀起抵制日貨的聲浪，生產國貨牙粉，與日貨一爭高
下，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權。於是集資購置設備、原料，着手試製。
如他在自傳中所云， 「凡事與物，莫不欲窮其理以盡其知，故多藝」
，因先已研究、熟稔了製造牙粉工藝，故而幾經試驗就告成功，於是
正式投產。產品都應有商標品名，文人出身的天虛我生自然別有洞天
。經一番斟酌，他為行將應市的牙粉命名為 「無敵」牌，是因為自號
「蝶仙」， 「無敵」與 「蝴蝶」諧音，寓 「天下無敵」，向霸佔我市

場的日本牙粉宣戰。 「無敵」牌牙粉用紙袋包裝，商標圖案由兩幅構
成，一面正中五個大字 「無敵牌牙粉」，旁邊註明 「天虛我生發明」
，左下角一朵盛開的玫瑰花，右下角一隻彩色的大蝴蝶，正下方 「中
華國產」四字正氣堂堂。包裝袋的另一面是靜物圖案：一個網球拍和
一隻網球。大大的球拍象徵了中華民族，小小的網球則象徵了日本，
因日本國旗上飾以太陽，形如圓球，俗稱太陽旗。以球拍擊球，含意
深邃， 「微觀」是國貨 「無敵」牌戰日貨； 「宏觀」是大中國打敗小
日本。近代以來，國人反抗外國侵略的一大手段，便是抵制洋貨倡用
國貨。各界同胞明白天虛我生的良苦用心，咸樂用 「無敵」牌牙粉，
「無敵」牌牙粉貨如輪轉，產銷兩旺，生意興隆，至二十年代未，不

只暢銷國內，還遠銷南洋各埠， 「金剛」、 「獅子」等日貨則每況愈
下。 「無敵」牌名副其實的無敵！直到解放初期，江、浙、滬地區對
天虛我生及 「無敵」牌牙粉，可以說無人不曉，能津津樂道個中情節
的不乏其人。

菊開九月，滿城菊香。
行至大街小巷，隨處可見菊
花在瑟索的秋風中放香，讓
有點冷落的季節多了幾分浪
漫。數不清的各色菊花開得
花團錦簇、爭奇鬥艷，讓人

賞心悅目、心曠神怡。在賞菊的過程中，心靈多
了幾分寧靜和安逸，少了幾分浮躁和不安。

理學家朱熹云：菊，花之隱逸者也。陶淵明
不為五斗米折腰，掛印歸隱，甘願過 「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成為千百年來許
多文人墨客倣效的楷模。菊花，在中國諸多文化
元素中，似乎成為一種最能代表文人形象和情懷
的象徵。

古今文人愛菊、吟菊、賞菊，似乎和菊花的
「我花開後百花殺」的孤傲獨立與孤芳自賞有點

異曲同工之處。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似乎一直
生活在一種孤芳自賞的困境中，特別是一些落魄
的文人。中國文人喜歡菊花，或者說大多數中國
文人喜好菊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菊花品質的
高貴脫俗和與眾不同。這也許就是中國文人心靈
最孤獨最寂寞的緣故吧。

菊花開在蕭瑟的秋季裡，就像一個孤獨的文
人，雖然具有豐富的內心世界，雖然能夠給別人
帶來一些快樂，但是因為特有的與眾不同，總是
給人一種不易親近之感。

都說文人孤傲、自負和迂腐，是因為文人活
着總是為一個理字和義字，只要背棄義理二字的
，文人就會義無反顧地堅持原則，甚至不惜身家
性命地維護所謂的理和義。文人的悲哀和悲傷的
根源就是因為不會變通，所以經常獨自享受人生
的寂寞，就像菊花開在百花凋謝的蕭瑟九月，獨

自自娛自賞。
走在菊花飄香的大街小巷，看着在秋風中怒

放的菊花，睹花思己，有一種孑然獨立的感覺在
胸中縈繞。人生有很多的時間都是在獨自品味人
生的酸甜苦辣，不管成功還是失敗，繁華過後總
是平淡，輝煌和燦爛永遠只是瞬間，就像那在秋
風中綻放的菊花一樣，總有凋謝的一天，總有花
瓣零落的一天，總有化為灰燼的一天。

在我看來，菊花的隱逸和不與百花爭艷的高
潔品行，似乎與中國古代哲學有一脈相承之處，
正合中國文人所追求的最高做人境界：隱。寒江
獨釣，名山結廬而居，是多少中國文人追求的人
生境界。中國文人似乎注定和隱逸生活有不解之
緣。詠菊，寫菊，將菊花的瀟灑隱逸描摹狀寫出
來，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畢竟，秋天是一個容
易令人感傷的季節。

三十年前，我從外地調回北
京，安排在中國京劇院，心想自
己奔波了十五年，如今總算踏實
了。不想，領導又要我隨團去農
村巡迴，長點對梨園的實感。記
得演出團副團長的一聲吆喝：

「大傢伙記住了，後天中午兩點半，咱們北京站西大
鐘集合，誰也不許遲到！」副團長一聲吆喝，演員們
「嗷」了一聲，作鳥獸散。

我在準時到達那個西邊的大鐘底下，一大片行李
卷在地上堆成小山，演員們素手站在旁邊，聊着天，
抽着煙。我發現，那幾塊牌（主要演員）一個不見，
一打聽，全都由副團長領着進軟席歇着去了。我還發
現，幾位二路（主要配演）也背着身子站着，神情從
容，他們也沒帶行李。上車。我跟一位年長二路就近
而坐，一路閒聊。

「這位老弟，是頭一次這麼下來吧？覺得新鮮麼
？」

「是。我就什麼也不帶，就空着兩隻手……」
「只要人在，就等於帶着銀行，以後每隔幾天，

就還會先給你發銀子（演出補助），慢慢的，你會覺
得這銀子擱在手上不安全，還是記在會計賬上保險
……」

「咱們在哪兒吃飯？」
「大師傅前一天就出發了，從今天晚上，就給咱

按時開飯，有不同的菜與飯食，你盡可以挑選。當然
，你早去一步，什麼菜與飯食都有；要是晚了，您就
只能上街，哪兒更是什麼都有，但那可是另外的價錢
了……」

「咱們住哪兒？」
「劇場的後台！」
「後台？那不是化妝的地界麼？」
「更是咱們睡覺的地方！」
「咱們出來，好歹不也應該住賓館麼？」
「當然。可你也得想想：住賓館一晚上得多少錢

？要是住後台，省下來的錢，要是從三處一分─」
「哪三處？」
「咱們住的人，人家的劇場，還有咱們劇團的公

積金……」
「按什麼比例分？」
「得談。」
「由誰去談？」
「副團長手下有位管財務的科長，他是專幹這個

的能手。咱們這趟差事，就是他先期打前站給跑下來
的。」

我心中湧起一陣激動，演出團能在這時拿下這份

差事，科長的貢獻不小。我見過那科長，見人先笑，
眼睛滴溜溜地轉。他不會登台唱戲，但他無論何時都
在唱自己的戲。與其說他是副團長的心腹，更不如說
他首先是位 「人精」。任何劇團，都需要這樣的人物
，如果只有一位，怕還不夠，如果有上幾位，彼此又
會打架。作為副團長，主要精力是維持好幾塊牌之間
的關係，其次，管理好這樣的人精，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一年出去幾趟，讓主演與配演都按照合理的比
例掙一些外快，對劇團每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
對他副團長個人，今後能在幾塊牌中間游刃有餘，甚
至左右逢源，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在火車上待的時間有限，很快就到了一個中等城
市。站台上有人接站，主演從另一節車廂下來，被市
政府的人從特殊通道接走，直接進了賓館。我們也有
人接，是去劇場後台。

北京劇場的後台我是見過的：大休息室，小貴賓
室，以及檔次各異的化妝間，還有出入的通道也很重
要。這裡，劇場的規模顯然比不了北京，但後台的空
間被最大地分割為能住人的房間。二路演員，四人一
間，提供還算乾淨的被褥；二路以下，六人一間或八
人一間，床鋪就是光板，你睡自己的鋪蓋。唱武戲的
武行睡大通鋪，一字排開，真有些一望無際的意思。
每天午夜他們在這裡喝酒甚至鬧酒，等後半夜時這裡
則鼾聲如雷……一個戲曲劇團住在後台，則是一種安
排；十個劇團住此，則是十種安排。如果寫劇團活動
的日誌，借巡迴寫一寫後台的情景，想必是非常生動
的。

歸來前一周，會計提前把賬目算好，每個人此行
究竟掙了多少錢，在內部食堂的吃喝又分別有多少，
然後一扣除，一清二楚。接到銀子，大家歡心雀躍，
甚至預計回家後把銀子一交，能讓眾多和睦的家庭更
增加歡悅。長話短說。二十年前我搖身一變，擔任劇
院的研究部主任。我對天津地面很熟。某晚，劇團在
「中國」演戲，不料武生演員受傷，被抬回後台。領

導問誰認識著名的張醫生，因為他剛搬家，一時沒人
答應。我挺身而出，說自己剛在他家吃過皮皮蝦，於
是我把他從家裡接進了後台。記得進來時，他目不斜
視，逕直着往黑乎乎的深處走，還大聲問： 「病號呢
？病號呢？」他老爸當年曾給老一輩的演員正骨，李
萬春、侯喜瑞等人寫的感謝信，都還裱在他的醫室。
在這些表揚信的下邊，又有一些當代武戲名家給他的
感謝信。

大約十年之前，我又搖身一變，成為上海東方電
視台的特約主持人，主講《品戲齋夜話》欄目，每周
一次，黃金時間播出。我趁機拜訪了王元化老人，問
了一個他也感覺不太好回答的問題。我說 「王老啊，

您說─京劇的第三次高潮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到來
？自從 『振興京劇』的口號提出，很有些年頭了，政
府花費的力量已經很大了。可是實效呢？」

王老沒立刻回答，他斜坐在沙發中，他坐得很深
，彷彿想得更深，很久他才慢慢地說，德國古典哲學
中講，認識外部世界有三個層次：感性的，知性的，
理性的。可我們長期以來，抓了感性，也抓了理性，
可偏偏漏過了知性。這話如果在文化界，如果在知識
分子當中，還容易說一點；但難的是，我們目前要面
對梨園，更重要的不僅是說，而且還要準確地去做
……

那時，王老已然患病，輕易不肯見客，因為我是
來自北京的，所以格外客氣，也正因如此，所以也就
沒有深談下去。我知道，這是件花大氣力也未必能見
好的事，等退休了再說吧。

五年前，我退休後，但仍不時飛來飛去。時值
《澳門日報》建立多少年的慶典，國家派出梅花獎藝
術團前往慶賀。報社也邀請我攜夫人前往 「見證」。
我們去了，直飛澳門。這是一次奇異的出發。我們與
梅花獎藝術團的演員住在同一家五星級酒店，許多人
是我的老相識。事畢我用心寫了兩篇小稿，發於澳門
，更發於內地，於是也就完了。

一年前，我患了大病，120急救車把我送往醫院
，這是另一種 「出發」。幸好沒死，我又回家了。幾
個月後，我接到邀請，去哥本哈根參加中國與歐盟之
間的第二次文化論壇。這需要坐十多個小時的飛機，
我出院時醫生就囑咐 「今後絕對不能坐飛機」，但我
豁出去了，此前我從沒去過歐洲，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最後飛去又飛回，居然沒事。

兩個月前，我又出發去了上海，看世博會，同時
去電視台錄像，講了中國京劇的八個元素。我身體比
北京時還好，口齒比平時還流利。

人只要有一口氣，就要不斷出發。如今我沒別的
事了，明天起我準備再次出發，去接觸一下京劇的知
性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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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法
西
斯
衛
國
戰
爭

中
立
了
大
功
，
四
次
被
授
予
﹁蘇

聯
英
雄
﹂
稱
號
，
無
人
比
肩
。
登

峰
造
極
的
是
，
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莫
斯
科
舉
行
衛
國
戰
爭
慶
功
會
，

斯
大
林
讓
他
騎
白
馬
擔
任
閱
兵
首

長
。
到
了
和
平
年
代
，
朱
可
夫
對
國
家
的
貢
獻
更
重

要
，
當
改
革
派
赫
魯
曉
夫
受
到
致
命
威
脅
時
，
他
毅

然
出
手
搭
救
。
否
則
，
蘇
聯
至
今
都
可
能
仍
在
僵
化

、
停
滯
的
泥
淖
中
蹉
跎
。
朱
可
夫
受
到
崇
拜
，
還
因

為
他
能
坦
然
面
對
命
運
的
顛
簸
。
四
六
年
，
斯
大
林

突
然
對
尚
陶
醉
於
蘇
聯
副
最
高
統
帥
榮
譽
的
朱
可
夫

產
生
疑
心
，
把
他
降
為
奧
德
薩
軍
區
司
令
員
。
這
簡

直
是
奇
恥
大
辱
，
但
朱
可
夫
做
到
了
溫
順
克
制
，
珍

惜
體
制
給
予
的
﹁小
小
善
待
﹂
。
但
要
是
以
為
朱
可

夫
只
懂
忍
辱
負
重
，
那
也
錯
了
。
有
一
次
，
三
名
國

安
人
員
半
夜
上
門
抄
家
，
朱
可
夫
極
兇
暴
地
把
他
們

罵
走
。
朱
可
夫
在
逆
境
中
格
外
自
尊
，
格
外
敏
感
。

失
勢
的
朱
可
夫
一
如
既
往
為
部
下
的
權
益
，
跟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抗
爭
。
當
時
在
奧
德
薩
，
好
些
軍
人

及
家
屬
仍
住
在
帳
篷
裡
，
朱
可
夫
憑
直
覺
認
為
巿
裡

有
空
房
，
但
巿
領
導
卻
狡
猾
稱
﹁一
平
米
也
沒
有
﹂

。
於
是
，
朱
可
夫
派
人
摸
情
況
，
查
出
空
置
面
積
達

一
千
多
平
方
米
。
巿
領
導
改
口
說
，
這
是
為
提
升
幹

部
預
留
的
。
朱
可
夫
不
依
不
饒
、
大
吵
大
鬧
，
巿
領

導
稱
他
是
﹁獨
裁
者
﹂
，
要
求
快
把
他
調
走
。

遭
貶
抑
的
朱
可
夫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去
世
。
二
十

一
年
後
的
九
五
年
，
蘇
聯
解
體
也
有
四
個
年
頭
了
，

但
後
人
記
起
了
他
的
功
勳
，
替
他
在
首
都
莫
斯
科
巿

中
心
樹
起
了
一
座
騎
馬
雕
像
，
供
巿
民
與
遊
客
瞻
仰

。
朱
可
夫
在
人
們
敬
仰
的
目
光
中
復
活
了
。
與
朱
可

夫
攀
比
，
不
用
比
誰
有
功
勞
、
誰
有
勇
氣
，
甚
至
不

用
比
誰
有
紀
念
雕
像
，
就
比
誰
有
良
心
吧
。
當
年
奧

德
薩
巿
領
導
寧
可
讓
住
房
空
置
，
也
不
讓
為
國
家
出

生
入
死
的
軍
人
入
住
，
朱
可
夫
嚥
不
下
這
口
氣
。
不

過
，
繼
承
狡
猾
奸
詐
者
大
有
人
在
，
而
朱
可
夫
忠
魂

只
能
盡
享
寂
寞
。

寂
寞
忠
魂

司

佳

京
劇
臉
譜


